
鸡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

的食物，其做法也是丰富多样，有炒

鸡蛋、蒸鸡蛋、煎鸡蛋、煮鸡蛋、腌

鸡蛋、冲鸡蛋等等。其中，煮鸡蛋未

必是最美味的，但最让我情有独钟。

我出生在山西西南部的一个小山

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

的日子并不富裕。上小学后，因为我

们村小学不属于镇一级的中心小学，

每年都要赶往镇里或者外村的中心小

学，分别参加期中、期末两次考试。

每次考试出发前，妈妈都会早早起

床，用老式的大铝壶为我煮上几个鸡

蛋，外带一些馒头、麻花等干粮，再

加上一个灌满热水的塑料水壶，一股

脑儿装进我的花布书包里，充当一天的

伙食。拾掇完毕，村里几个小伙伴便相

约结伴，骑行几公里的路程赶赴考场。

休考间隙，小伙伴们掏出的食物大同小

异，几乎都是馒头、麻花，就着喷香的

煮鸡蛋，还不忘相互调侃“吃一根麻

花，两个煮鸡蛋，才能考得 100 分”。

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去镇上参加考

试，妈妈一回又一回为我早起煮鸡

蛋，小伙伴们一遍又一遍拿麻花和煮

鸡蛋开涮……尽管不一定每次都能如

意。这样的场景持续了很多年，伴我

度过小学、初中，直到我上高中。

我的高中是在外县就读的，从我

们县城到这所高中大约有 60公里的距

离，对当时只有 14岁的我，路途算是

比较遥远的了，乘坐县际大巴大约需

要 2 个小时的时间，乘坐火车也要花

费 45分钟左右。为了方便上课，也为

了节约花销，我高中三年便一直寄宿

在学校，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才回一次

家。按照这个距离和回家频率，每次

出发上学，与其说是去学校，莫不如

说是一次旅行。“儿行千里母担忧”，

每次从家里出发前，妈妈都会为我准

备好一些煮鸡蛋在路上吃。我也总是

欣然仔细地揣好这些鸡蛋，生怕被挤

瘪压碎。三年里，不论是在人头攒动

的火车中，还是颠簸摇晃的大巴上，

从老家通往学校的这趟旅途，总有煮

鸡蛋让我果腹、给我能量。

就这样，煮鸡蛋伴我走过人生中

最为难忘的少年时光。现在每每回

想，老家厨房里灶火的微光、老铝壶

嘴里冲天的热气、拂晓时刻妈妈忙碌

的身影、咀嚼蛋黄时满心的欢喜……

仿佛就在昨日，在脑海中久久难以擦

拭。一个小小的煮鸡蛋，不光储存着

食物的能量，也浓缩了时光的精华，

更饱含着母亲对孩子的疼爱和牵挂。

上大学后，我一直在离家更远的

城市求学、工作，每年回家的次数越

来越少，享受妈妈煮鸡蛋美味的机会

也就屈指可数了。也许是多年的习惯

使然，每次外出都会像妈妈一样，为

自己准备好一些煮鸡蛋，不论是调研

学习、社会实践还是异地旅行。现如

今，我已在外地成家立业，生活条件

也比小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

煮鸡蛋依然雄踞我最心仪的美食之

列。每天早餐吃一个煮鸡蛋已经成为

我的标配，它能带给我满满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即便在其他用餐时间看到

煮鸡蛋，我的心底也会产生一种莫名

的喜悦、满足。甚至在我跟爱人、孩

子一起外出旅行的时候，不论事先已

经准备好多少美味可口的零食，我都

会早早地为家人准备好煮鸡蛋。

这几年，老家到北京的高铁、动

车也开通了好几趟，我们与爸妈每年

团聚的机会便多了许多。没有改变的

是，每次爸妈坐火车来看望我们，还

是会随身带着一些煮鸡蛋。记得前几

年爸妈第一次来我们家，爱人看到他

们包里整齐地裹着七八个煮鸡蛋，很

是意外和惊讶，便问其中的缘由。我

望着爸妈会心一笑，没解释太多，只

告诉爱人，煮鸡蛋就是爸妈的“零

食”，路上饿了吃。她笑着点了点头，

看似是明白了，但我深知她目前还无

法体会到煮鸡蛋和我们之间的情愫。

今天老百姓的光景越来越好了，

煮鸡蛋早已不是当年我们眼中的“香

饽饽”，但是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它，

也离不开它的陪伴。细细品来，自己

钟爱煮鸡蛋，早已不是为了充饥果

腹，更多的是一种乡愁的寄托，一份

对故土的依恋、对家人的思念。

文文化化
随笔

情
丝
缕
缕
煮
鸡
蛋

□
董
大
伟

庚子初春，猝不及防的新冠肺炎

疫情使许多人不得不被隔离在家。今

天早晨驾车上班，听交通台报道，自

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已有 20多亿人隔

离待在家里。由此，我在冥思遐想，

这么多人在这非常时期如果都能艺

术、充实地“宅”起来，那将是一个

怎样的世界啊？！这向我们提出了这

样一个问题：如何发现生活中的美，

让平平淡淡的庸常日子过出诗意来。

（一）

诗意，原意是写诗人用的一种艺

术方式，对于现实或想象的描述与自

我感受的表达，简单地说，就是诗的

意境。德国 19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

林写过一首诗，名为 《人，诗意地栖

居》，后经海德格尔的哲学阐发，“诗

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成为几乎所有

人的共同向往。不过，中国人自古以

来，就以诗意滋润着自己的生活方

式。我们的先人一开始就好奇地注视

着这个世界，尽管那时生产力水平还

很低，但在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

生中，萌发了对诗意生活的向往和价

值信念的建构，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文

学作品之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或描

写。《诗经》 是中国韵文的源头，也

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被誉为“世

界上最迷人的语言和文字”。其中有

许多在美好中体味生活、在诗意中感

受生活、在生活中寻找画意的场景，

不仅文字优美，而且很有情趣。比

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

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桃之夭

夭，灼灼其华；悠悠苍天，此何人

哉？……至今阅读这一穿越时空的经

典，尚能唤醒沉睡的诗性和情感。

诗意的生活是一种感觉，承载

着对美好生活的内心期盼，也是一

种将现实生活中琐碎的情感升华为

美好情感的全过程。诗振奋人，人

振兴诗，好的诗歌可以产生鼓舞人

心、凝聚人心的作用。

（二）

时间是一条无始无终的河流。从

时空的概念上讲，每一天只是又一天

的开始，年轮更替的瞬间表明的只是

一种物理时间的转换。我们怎么转

圈，永远逃不出那个时钟的表盘。一

觉醒来，看花儿开了，又谢了；看燕

子来了，又走了；看天晴了，又阴

了。生活在继续，我们爬在秒针上，

一刻不曾停过。

于是，人类给时间赋予了许多寓

意，使日子蒙上了很多人文的色彩。

每个人都有其精彩的生命瞬间，而有

的精彩瞬间会长时间地照亮人生的长

河，但站在塔尖上的毕竟是少数，绝

大多数人慢慢地沉静了之后，发现平

凡才是人生的底蕴，才是大多数人的

人生轨迹。人生不可能永远精彩，而

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平淡的。

如何在平淡、庸常的日子里活出

精彩、活出艺术、活出意义，不仅影

响着自己的生命质量，而且影响着身

边的人文环境。有时候，环境缺乏诗

意恰恰源于我们的内心缺乏诗意。心

是人生最大的战场。心怎么样，人就

这么样。记得 35年前，我在驻闽南的

一个部队从事新闻工作。一个夏日的

中午，政治部副主任突然把我叫去

的，要我立即去 20公里开外的一个团

里执行采访任务。那时，两地之间的

公共汽车每天只有一个班次，单位又

无车可派，只能迈开双脚蹬自行车

了。闽南的盛夏，火辣辣的太阳毫不

留情地烤在大地上，地面上仿佛被蒸

笼罩着，风儿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让人透不过气来。说实话，当时真想

把这活推了，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

职啊！当我很不意愿地蹬车出发时，

脑子里不知咋的来了一个逆向思维：

何不把此行当作一次闽南乡村采风

呢？有了这个想法，顿觉得脚下生

风，一路尽是风光。那些红墙古厝群

落、巧夺天工的石雕，还有路边如火

如荼的三角梅，一棵棵昂立的巨大的

古榕树，因为那次实地亲近，原本一

个个抽象单调的地名或植物变得具体

而生动，有了色彩，声音和气息。沿

途乡村路口石牌坊上的一行诗句便是

一 条 通 道，让我穿越时光的漫漫长

廊，得以进入彼时的天地与时空、道

路和庭院，欣赏四时风光、八方习俗。

有时候，只要用心，日子是诗的

种子。

（三）

也许有人会这么说，自己也想过

得尽量诗意些，生命的空间尽量多美

化些，但繁重的生活压力、并不如意

的工作环境，怎么能“风雅”得起

来？还有的说，自己没有多少“艺术

细胞”，怎么过也看不到生活中有什

么“诗情画意”。

其实，诗意生活就在细碎繁杂的

生活中，就在你的一笑一念中，而并

不与诗歌绝对地画等号，有时候它是

很简单的日子。就像雨天，清茶与书

籍是绝配。伴着雨声，静静地品读唐

诗宋词，那该多美妙啊，仿佛在那一

刻明白了何为超凡脱俗。诗意，生活

中随处可见，也随时可以营造，关键

在于要有发现诗意的眼光。有自己兴

趣的人，才会生活的有趣，才有可能

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发现诗意是一

种艺术思维能力，也是生活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怎样才能具备这种能力

呢？首要的是不能用世俗眼光看待任

何事物，不要以眼前的有用和无用作

为评价事物的标准。只有超越俗世的

功利心，才能感悟到人心大世界，拥

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进入生命逍遥之

境。否则，就会不知不觉地把生活中

的美好抵押进去。要真正做到理智上

求真，意志上向善，情感上爱美，三

者融为一体，从不同角度以同一颗高

贵心灵追求精神生活。

发现生活里的美，特别是发现庸

常生活里的美，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善于学习是提高发现能力的不二法

门，自觉学艺术、学经典、学哲学、

学历史，具备思想的一双眼睛，一只

是历史之眼，一只是新闻之眼，一只

盯着永恒，一只盯着现在，从而从平

凡平淡的现象中看到美好、从枯燥的

生活中发现诗意、从繁重的工作中体

会快乐、从自然景观中感受和谐，不

断增强生活的艺术性、幸福感，真正

让心静下来。歌德的诗篇、莎士比亚

的戏剧、曹雪芹的 《红楼梦》、贝多

芬的交响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与

雕塑，哪一个不是宁静心态下纯净的

艺术追求？哪一部不是灵感升天与天

才悟性完美契合的绝世之作？

俗话说得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

好的。诗意的生活也是如此，没有固

定的模式，适合你“胃口”的就是最

“诗意”的。心有彼岸心有所属，一

路跌跌撞撞快乐向前，才是诗意生活

的本来面目。屈原在时代的浊流中高

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陶渊明躬耕山野、食不果腹，

仍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苏东坡屡次被贬亦能“竹杖芒鞋轻胜

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李白

长期不被重用，游荡天涯仍发出“天

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

柳永穷困潦倒还自嘲“才子词人，自

是白衣卿相”。

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宇宙，在

这个宇宙里，感受到了灵魂的干净与

尊严，感受到了生活的甘美与静好，

那就是你的诗意。

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病毒是

那么的凶猛，每个人都在其中，虽然

焦虑和惊恐一时曾让人们无所适从，

但在抗疫期间，再次见证了中国共产

党的伟大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势，同时又看到了各行各业的中国人

散发出的光芒。人间有大爱，真情永

远在。这一幕幕记忆怎能忘记，现在

回想起来还是感动万分，仍然触动着

我的每一根神经。

那天深夜，刚刚入睡。

我被一声“嗒”的清脆手机提示

音唤醒。

翻开手机，屏上跳出了“永远的

战士”。发送信息的人是我在原总后勤

部的战友——第四军医大学政治部的

“笔杆子”王坤。

打开他发来的这份word文档，我

被一封封到武汉抗疫的“请战书”深

深吸引了。

“院长，我是党员，呼吸科医生，

没有理由不去武汉！”57岁的胸科医院

院长，退役军人吴昌归教授掷地有声。

“院长，我是曾经的军人，疫情就

是命令，我上！”心脏病医院院长，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唐都医院心

内科主任王海昌教授请求奔赴抗疫最

前线。在他的带领下，心脏病医院已

收到了100多份请战书。

“大疫当前，我们愿为抗疫贡献一

份力量。”在这位有着 30 年军龄的退

役军人薛妍的带领下，肿瘤医院20名

优秀医护人员组成团队集体请战。

“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曾参

加抗击“非典”的消化病医院的李一

鸣医生十分自信地表示“我有经验，

我先上”。

“国家有难，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要

站出来！”

“无论生死，义无反顾。”

……

一份份慎重写下自己名字的请战

书，一枚枚按下自己手印的生死状，

是王坤战友退出现役后，转战到的新

岗位——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的医

生们，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面

对党和人民的召唤，写下的铮铮誓

言。这所由退役军人为主要骨干组成

的医院，共有 218 名医护人员奔赴武

汉，奋战在抗疫第一线。

也许他是感动，也许是抑制不

住，我至今也没有弄清久疏联系的王

坤战友给我发来这份文档的用意。很

多天来，我时刻都被这份文档感动

着，思绪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那些

战友，他们在武汉前线的一举一动深

深地牵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当年和

战友们在战斗岁月中的那些往事历历

在目。今天，我真为这些仍然奋战在

卫生战线上的战友们感到自豪，为我

自己当年的一段经历而惭愧。

30多年前，刚当兵那会儿，新兵

下连时，面临着分配什么兵种，大家

都比较在意。最初我被分配到后勤部

当卫生员，为此事，我和部队首长还

闹了好大的情绪。那时的我，对当兵

“当个卫生员”是有偏见的，总认为卫

生员不是兵，不像个战士。我出来当

兵的初衷和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当英

雄，一心想学真本事，练就一身好武

功去打仗，天天梦想做一个标准的战

士，哪一天能到战场上和敌人真刀真

枪地拼个你死我活。我踌躇满志抱着

很大希望来当兵，最后当个卫生员，

当然心有不甘。最后这个事情闹到师

后勤部长那里，我才如愿。我也因不

愿当卫生员，非要到步兵战斗连队，

造成了很多人的不解。

这个事情的发生，与我当年对战

士的理解发生偏差有很大关系，不然

也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然而，缘分

就是这样，往往使你意想不到。对我

这样一个满腔热血想当英雄的人来

说，到军事指挥院校上大学，那是自

然不过的事了，可军校毕业后偏偏又

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和当时的总后勤

部工作。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军事本

领，最后与所从事的工作一点也不相

关，多少有点遗憾，但这时的我，已

没有了刚当兵时的冲动和稚气，军人

服从命令是天职的警训时刻铭记于

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对战士的

含义有了真正的理解。加之后来经历

的一些事，使我的灵魂深处对后勤战

线上的战士们更加的崇敬和热爱。尤

其是对军队医务人员，他们的工作战

场虽然没有硝烟、没有战火、没有刀

光剑影，但敌人更凶险，更具有隐蔽

性，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病魔战斗，

从病魔手中夺回了一个个鲜活的生

命，一个个幸福家庭，一片片灿烂阳

光。没有他们的负重前行，哪有什么

岁月静好。

特别是在 2003年，在与那场“非

典”的斗争中，中国人民众志成城、

团结一心。在最关键的时刻，为争取

抗击“非典”的全面胜利，党中央决

定由军队担负起战“疫”的最重要使

命。无数个战士视死如归，他们不讲

条件，冲在危险的最前线。最难忘的

是他们奔赴小汤山的情景，时任白求

恩军医学院院长张雁灵，临危受命到

小汤山非典医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

从接到通知到上任，他仅用了两个半

小时。来不及与家人、与亲友告别，

就带领汇集了军队医疗系统呼吸、传

染病专业的精兵强将千余人赶到小汤

山，圆满完成了抗击“非典”救护人

民的重任。

那一批曾经奋战在小汤山的战友

们 ， 在 “ 保 卫 武 汉 ” 这 场 战 “ 疫 ”

中，我们又见到了他们的身影。更可

贵的是他们当年在抗击疫情中留下的

可歌可泣的宝贵精神和积累的经验财

富，今天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看

到武汉天河机场，一架架战机从四面

八方飞来，战友们，在国家危险的时

刻，挺身而出，投入到这场特殊的战

斗中。他们一批又一批地从这里奔赴

疫区的各个医院、医疗点，到任务最

重、最危险的地方，当鲜花和笑容绽

放的时刻，他们又默默地离开。谁没

有家，谁不留恋亲情，谁不珍惜自己

的生命？既然选择了做一名战士，就

时刻准备去牺牲。

虽然，我离开军队已有 20 多年，

但对战士的理解，被战友们用实际行

动不断地升华和丰富。军人这个职

业，注定了就是战士。战士就应为正

义事业、正义战争而战斗，意味着忘

我、奉献，流血、牺牲。这是一个怎

样的战斗集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

兵”，只要穿过一天军装，受过一天

训练，身上的烙印永远也抹不去、挥

不掉，无论到何时，无论在何地，本

色依然不褪，只要祖国需要，不管今

天我穿着军装，还是脱下军装，永远

是一名军人，冲在最前线一定“有

我”。

如今在战“疫”的前线，怎能没

有他们的身影，哪怕他们已经不再年

轻，退出了现役，但那腔热血依然满

腔，忠诚永远写在心中。他们有的奋

战在一线，有的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到

救治护理的工作中，但仍然在战斗！

在战“疫”过程中，我们看到，一支

支特殊的“后勤部队”在行动，那些

曾经的军人，有的把脱下军装后创业

的收入如数捐给疫区，有的筹集资金

一批一批地购买口罩、防护服、消毒

器材，有的冒着危险为前线运送亟须

物品……

在大疫当前的危难时刻，我们见

到了冲在危险最前线的又一道美丽的

风景。只是因为，我的战友，记住了

自己永远是战士！哪里有危难就有他

们；哪里需要冲锋陷阵，就会看见他

们的身影；哪里需要流血牺牲，就会

有他们在前赴后继。

永 远 的 战 士永 远 的 战 士
□□ 赵安华赵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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